
 
『將生活留給你 
　要好好盛開 
　訣別得燦爛』 
 
 
 
 
 
走在藥草田間的小徑，沒一會兒蘇巴就蹲了下來，一旁的伊瑞莎貝塔很是不滿，斥責他的慵懶怠惰，一溜煙

地牽著飄飄球又不曉得跑到哪兒，他也無心追過去，看著田裏冒出頭的草葉發了會兒呆，心想百芍鎮的生活

步調跟自己相性頗合的，也許就這麼待下來養老也不錯。 
風一吹，便聽見田裏傳來嘩啦啦的聲響，他沿著看過去，星星點點的綠在山腳下溫順開展，他不自覺把情緒

抽離，不著邊際地想著開花的季節大概挺美的。 
 
「這片田裏種聽說種的是芍藥，開花遲了點兒，所以又叫殿春，如果訓練家你待得久，五月的時候很漂亮

的。」 
蘇巴抬頭，不知不覺身邊站了其他人，他也沒有太多訝異的情緒，畢竟他也沒放太多心思在周遭的環境上。 
只是他也沒有一定得應對方的規定，於是他嗯也不嗯一聲，就是沉默地望回去田裏，他沒概念芍藥是什麼樣

的花，在海上幾乎生活一輩子的男人從來都只懂分花草樹葉果，綠色的就喊草、其他一律喊花，再多也叫不

出名字。 
不過這兒被稱百芍，也許芍藥有它特別值得被紀念的地方，他想。 
對方見他沒說話似乎也不覺得尷尬，安靜了一小段時間便繼續開口：「不過不管怎麼說，我還滿感謝這片田

的主人，花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再怎麼說在設備不足的寶可夢中心附近，這種能做為藥用的植物種愈多愈好

啊。」 
那三個小鬼頭毛毛躁躁的，幫著移株播種的事倒是相當能幹呢。對方後半段的話大約不是為了說出來給誰

聽，像是種對於成長的感慨。 
蘇巴又多看了一眼藥草田，這次看得更遠，一直到山隱沒的彼方，分著區塊摻和著茂密的紫紅褐，割據著這

個城鎮，對方注意到他的視線，於是又介紹了遠方的草藥，帶了點兒精神緊繃的情緒。 
然而這些話蘇巴就沒有在聽了。 
 
所以當話語聲漸漸消停時，蘇巴其實沒有在第一時間發現這件事，他只是覺得風勁了起來，無論多暖和，到

底還是冬天，有些冷，圍巾送給蘿比諾後自己也沒再買新的，因為他想，走得再慢，冬天總會過去。 
 
不會有不會來的春天。 
 
在穿透雲層的日光下，他先看見了遠處抖落身上草葉的寶可夢，手腳麻利地將自己擠出幾株高大的藥草植

株，手裏揣著幾束草藥，轉身又開始掘土尋根，遠遠的，蘇巴認不太出是什麼寶可夢，也許把自己的臉貼上

對方的鼻子他也認不出來，他記得的太少了。 
「……這片田的主人還滿慷慨的。」忍不住發表感想。 
與環境共存共享，世界和平的不像樣。無論有沒有關聯，蘇巴腦中先是冒出了這句話，接著才遲來地發覺身

旁的人已經很久沒有聲音了。 
蘇巴第二次仰頭，前一次因為影子沒看清，這一次看仔細了才驚覺對方那張擔憂的臉孔並不陌生。 
 
「那個利歐路──」 
 
聽了對方這句話的起手式他就想逃，無奈腳蹲得麻了，眼角餘光就見到伊瑞莎貝塔在樹幹後笑，不忘做了鬼

臉，脣形罵著：傻瓜蘇巴。 
 
 
其之一、 



 
 
咎伊是利用午休時間來看狀況的，因為不能放下寶可夢中心的事不管，所以接下來就麻煩訓練家了。 
 
歸納起來就像是一個遊戲事件，他是不得不接受任務的玩家，蘇巴沒能插上幾句話就這麼擔下麻煩。 
然而現實並不是遊戲，咎伊走了之後，他還在原地發呆。 
腳的痠麻感已經完全好了，不再是定在原地的藉口，他試著為自己找些理由不去承擔責任，但軍人說一是一

說二不敢喊三的性子讓他無法什麼也不做地逃避被交付的事物。 
 
伊瑞莎貝塔在咎伊說話的途中又自己跑去哪兒玩了，孩子都有任性的權利，而她發揮得當。 
於是跟著利歐路上山的這段路他沒有帶上她，也不在乎她會不會迷失方向，或許該說他覺得自己若在意起

這點會很可笑，他自己從來就沒搞清楚路要怎麼走，哪裡沒有坑哪裡輕鬆去，也許一輩子賴在原地也無所謂

，不明所以的，他也活到了這把歲數，過著與迷惘相伴的生活。 
 
轉過頭去，利歐路選了難走的複雜小路，一彎一拐就消失了，或許他早就透過什麼方法發現有人跟在他後頭

，山裏是他的地盤，也許挖過幾個暗洞，追跡蘇巴是學過的，只是山上用不得，他也不會用，若是在海裏…… 
 
恍然間他發現自己正在惦念著海洋，回憶海風的鹹，往昔的那些豐盛就這樣趁隙而入，又沁潤他的思緒。 
耳邊聽到人喊著一、二，自己就被拋了出去，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下騰空，然後栽入海中。 
氣泡破碎在他眼前，碎成重瓣的花盛開，一直往波光的方向延伸，年幼的自己伸出手想捉住，卻捉不住，一

陣冰冷的暗流捲起螢光魚群往南方而去，他是在海底第一次體認到生物的生息，彷彿自己不是自己。 
他浮動，因為總要呼吸，他不屬於海，只能短暫地借一塊空間休憩。 
衝破海面的他第一句話就是往船上罵，也不管氣足不足，年輕是不需要分寸的。 
 
「說什麼一二三完了才拋人，數到二就拋了啊你們，不怕等我淹死了變成章魚桶捉你們跟你們說。」他聽見

自己喊得響亮，船上就是一陣瘋笑，一個兩個應他的話口無遮攔地說「變什麼章魚桶啊蘇巴，變隻毒刺水母

可怕點」、「出奇不意才是訓練啊瞧你蠢的說什麼信什麼」、「你該學學諾亞老裝溺死半天都不浮上來」云云。 
堵得他半天說不出第二句話，一鬧脾氣又潛了下去。 
而海底是沒有雜音的，游著游著，他總是覺得安心，他知道原因。 
 
有誰說過的，大海是母親。 
 
「蘇巴？」 
回憶被入侵得猝不及防，在海底游著的那個自己溶解消散在海的深處，他依舊捉不住那些稍縱即逝的氣泡。 
回到現實，他才發現喊住他的人一臉莫名的擔心，朝他面前擺了擺手，確認意識是否清楚似的。 
「別在山裏站著睡啊，我跟你說，到時候遇到圈圈熊怕你想跑還來不及。」 
「怎麼夢到的是文強不是大奶妹啊……」一臉好笑地順應話題。 
毫不意外的，文強真當真了，傻不隆咚地忙著解釋：「蘇巴醒醒啊，我不是夢啊，是真的廖文強，剛才還在跟

巴大蝴練習招式……不對。」 
「剛剛我還被吹下山崖在奇怪的峭壁看到好像很虛弱的伊布，要靠過去的時候突然出現的利歐路還用碎岩打

我，還是我真的在蘇巴你夢裏？這樣就解釋得通了。」雙手盤著胸，自言自語著：可是那一拳很痛啊怎麼沒醒

來…… 
「不，現在我醒了，我確定我的夢裏只有穿得很少的姊姊們。」在文強自顧自地要做出荒謬的結論時制止，並

在對方開始探究穿得很少的姊姊們這件事之前先聲奪人。 
 
「也許作夢的是你吧？峭壁上的伊布和利歐路……講清楚點。」 
 
 
其之二、 
 
 



「蘇巴，莉比知道，你是個對待生命很嚴苛的人，你會說出殘忍的話吧。」 
 
伊瑞莎貝塔冷不防地開口，坐在特別牢固的大樹枝上，晃著兩條小腿，不在乎洋裝是不是會髒掉的那種坐

法。 
聽了她的話，蘇巴忍不住停下腳步，他沒有抬頭看，盯著芍藥田調侃：「……人小鬼大的孩子。」 
她似乎很滿意這樣的評價，在樹上站起來，拉著裙襬兩側行禮，用法語淑女地說了句謝謝。 
蘇巴莞爾，沒有想再跟她多說些什麼，他也不是真如和文強說的那樣自己要去睡個覺，表現再也不管事的態

度，當然如果可以，他是希望一切與他無關，他無法拯救別人，拯救別人的也不會是他。 
彷彿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伊瑞莎貝塔笑出聲來，像一朵又一朵的花，在枝頭上輕飄下來，他也沒阻止她笑，

就是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陽光微微地傾斜了一些些，樹蔭下她的臉有些模糊曖昧。 
 
「你上午也在這裏吧，藥草田很稀奇嗎？」 
蘇巴覺得今天的自己特別頻繁被人喊住搭話，他和樹上的伊瑞莎貝塔一起將視線安放在出聲的人身上，不

用轉頭就曉得對方是個老人，歲月磨蝕他的聲音，砥礪出沉穩，而這樣的聲音最適合講些帶有遺憾的故事。 
蘇巴不諱言地告訴老人，他去鎮上轉一圈就是為了找他，人們說這裏只有老人的孫子們曾養過伊布，用的是

過去式。 
「哎呀哎呀……」以這樣的開場白，老人開始敘述，或說供白。 
很奇異地，蘇巴不帶任何偏見去理解陳述的那些生活。 
 
簡單地說，老人是藥草田的主人，猶如大部分的老人，見了孩子很是溺愛，於是他把三個孫子寵得無法無天

，這不能怪他們，而蘇巴同意。 
不知道紀律和底線，因為沒有人教，不是每個人生來都懂怎麼處世怎麼待人，孩子跌倒了只管喊疼只管放聲

哭泣，沒有人應該責備，總要等到大了才懂忍耐，才懂品味眼淚的苦澀。 
沒有人永遠都是孩子，但所有人都有過孩子的模樣。 
於是老人的孫子們傷害了自小陪伴著他們的伊布，他們對於伊布的進化意見分歧，一方提了火焰的絢爛便

被澎拜的水流澆熄，有水的灌溉才能茁壯向陽的植物，誰又毫不留情燒毀成灰燼，彼此針鋒相對，最後的最

後，誰人提了，那讓伊布自己抉擇。 
面對他們的視線伊布無法做出任何決定，他並不在乎自己變成什麼模樣，他只想要他們開心，選了哪一個都

會有傷害，他不願意看誰難過。 
 
聽到這裏蘇巴忍不住說了句：「蠢孩子。」罵的是伊布。 
老人不置可否，好辛苦地蹲下來摘去蟲咬壞的葉子，他接著說，他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這場戰爭，認為只是小

吵小鬧，他也想，如果他們喜歡，就替他們帶來那些進化了的伊布。 
如老人所料的，他們果然不再彼此爭吵，但無心的言語化成了利刃紛至在伊布身上，孩子不會瞭解什麼能說

而什麼不能，「不再需要了」、「只是個累贅」、「優柔寡斷的也許面對戰鬥也會怯場」、「為什麼不聽我們的話做

選擇」、「厭煩了」……語言是有力量的，會纏繞一個人，或是一只寶可夢成為心中的桎梏。 
 
故事到這裏結束了，被遺棄的伊布不知道去了哪裏，老人是最晚察覺這件事的，他的孫子們誰也沒說，但誰

也知道彼此只是逞強，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無法回頭，失去這件事會成為心裏的缺口，填不滿也無從消去，

會等到未來的某一天，有足夠的勇氣回首面對過錯才會忽然發覺自己如何過分。 
所有人都在長大的路上跌跌撞撞。 
 
「他們在前兩天帶著自己的新夥伴踏上了旅程，或許懷著罪惡感，我不知道，但聽到我要種芍藥，他們難得在

農事上幫了把手。」回憶，老人說的很輕，像在低唱一首歌。 
 
「芍藥啊芍藥，又稱將離草。依依惜別和思念……」 
 
 
 
其之三、 
 



 
 
傷好了，會開始結痂，若忍不住去摳挖，血會再次流淌下來，疼痛永遠不會消失。 
 
「也許利歐路是想為什麼伊布不會好。」所以他去找了更多更多不同的藥草，利歐路大概不知道心病和身體

的病該如何同時醫治，他太堅強了，沒有脆弱的經驗。 
蘇巴沒有把話說完，上山的路途他只說了短短一句話，原本預想文強會開口問他，但文強始終沉默。 
看著文強的背影，他再次確認：「你要帶走，治療他沒錯嗎？」 
他看文強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點頭，蘇巴並不習慣安靜的對方，但他想，也許他需要思考，他就給了空間

再不打擾。 
 
也許生死議題就是這樣的，為了生存而犧牲的生命人們會感謝、會珍惜，會寄予希望，或許下一輩子換自己

還回去，可是這樣的不得已令人徬徨，伊布若追求死亡是不是該放手讓他去。 
文強還小，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他的人生就是那麼單純，筵席沒經歷過幾場，分離也是，也許還不懂如

何為死亡哭泣，因為回首，那些美好的記憶還是那麼近，彷彿伸手就能撈回，時間是一條長長的河，他該留

些什麼與他共乘，留些什麼才不是自私…… 
斂下眼，蘇巴不再去猜測文強在想什麼，也許，只是也許，都只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一個人永遠不會完全瞭解另一個人的。 
 
崖上他喚出了凱西，讓他重覆用念力帶他們下去，半空中他看到文強的側臉，迷惑而不堅定，和那只伊布有

著相似的味道，蘇巴不自覺想，也許文強遇到同樣的事他也不會忍心傷害，所謂重要的人。 
哪怕自己會感覺到無以為繼的悲傷。 
 
太陽斜了一邊，蘇巴眼角餘光就看見映在岩壁上的影子多一個，他顧不得其他，只來得及讓凱西好好守住來

自對方的攻勢。 
空氣發出炸裂的悶響，蘇巴曉得利歐路一直埋伏著，而他同樣是為了守護，為了攙扶為了站在伊布身旁，只

為了要他好起來。 
 
他第一次發現伊布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蘇巴不著邊際地想，也許覺得這個擅闖自己巢穴的寶可夢說有多傻就有多傻，肯定是腳滑了就回不去了吧，

四足著地的生物是爬不上峭壁的，然後，沒有然後了。 
蘇巴一點兒也不想編造他們相處的故事，那不屬於他們。 
 
 
忽然下雨了。 
 
 
一滴兩滴的，太陽依然沒被雲層掩蓋，白色透明的雨，天空光海一般的燦爛。 
隔著漸大的雨幕，他看利歐路的一意孤行、看伊布放逐自己，久違的，他覺得這一切都好教人生氣，終於是

忍不住在利歐路第二波攻勢展開前開口數落。 
 
 
「別鬧了吧，那孩子再不接受治療，會死在這裏的。」 
 
 
-Zubar終章、 
 
 
前些日子和文強道別，他又去看了會兒藥草田，伊瑞莎貝塔在邊上直喊著無聊，想去下一個城鎮了。 
他淺淺勾著嘴角笑，漫應：去哪兒都一樣吧，還不是只管睡。 
伊瑞莎貝塔咚咚咚地跑過來，不淑女地踢他一腳，不疼，幾乎沒感覺，接著又罵了傻瓜蘇巴。 



蘇巴聞聲只打了個呵欠不出半聲話。 
她又再次開口徵詢道五月我們再回來看花。儘管用的是命令句式。 
 
風又開始吹拂，天空晴了又晴，蘇巴抬頭想看雲，沒看到半朵，空曠得不像樣。 
他說看心情吧，五月還久著呢。又打了呵欠，想到些什麼，改口再說了一遍。 
 
也不是不行。 
 
讓文強帶著那兩個孩子一起來吧。 
 
 
 


